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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医生说：“我已经告诉过那位警
官了。这女孩在街上乞讨。这个人从那边的
那座房子里出来。我以为他是喝醉了酒或精
神失常。他跟着女孩跑进这个广场，用一把
手枪打死了她。事情再清楚不过了。”
“在您看来，福尔摩斯先生现在这种状

况，可以跟我一起去霍尔本警察局
吗？”“他不能走路，但是完全可以
乘出租车。”“路上就有一辆。”这个
男人说，他还没有报出自己的姓
名。他慢慢地朝福尔摩斯走去。福
尔摩斯仍然躺在地上，神志稍有恢
复，正在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您
能听见我说话吗，福尔摩斯先生？”
“能。”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是哈里曼巡官。我要以谋杀

这位年轻女士萨利·迪克森的罪名
逮捕您。您可以选择沉默，但您所说
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录下来，以后
可能成为对您不利的证据。您明白
吗？”“这太可怕了！”我喊了起来，“我
告诉您福尔摩斯跟这桩罪案没有丝毫关系。您
的目击证人在说谎。这是一起阴谋———”

“如果您不希望自己因妨碍公务而被
捕，或因诽谤而受到起诉，我奉劝您理智一
些，保持沉默。到了法庭上，您会有机会说话
的。现在，我再次要求您退后一点儿，让我处
理公务。”“您难道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
道全市的警察部门，甚至全国的警察部门都
要对他感激不尽吗？”
“我很清楚他是谁，但这并不能使眼前

的局面有任何改变。有一个姑娘死了，凶器
就在他手里。我们有一个目击证人。我认为
凭这些就足以定罪。已经快十二点了，我不
能整夜在这里跟您争论。如果您有理由对我
的做法提出批评，可以明天早晨再说。我听
见有车过来了。赶紧把这个人送到牢房，把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抬进停尸间吧。”

第二天一早有人来访，是我最渴望见到
的人———雷斯垂德调查官。我正在吃早饭的
时候看见他大步走了进来，第一个念头是他
带来了好消息，福尔摩斯已被释放，很快就
会回来。然而，只要看一眼雷斯垂德的脸，就
足以粉碎我所有的希望。他面色凝重，没有
一丝笑容，看样子要么是起得很早，要么是

根本没有合眼。他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重
重地一屁股坐在桌旁，我简直担心他还有没
有力气再站起来。
“福尔摩斯呢？”我问。“在弓街关了一

夜。”“您见过他吗？”“他们不让我见福尔摩斯！
我一听说昨夜的事，就立刻奔了过去。可是哈
里曼这个家伙，完完全全是个怪物。我们苏格

兰场的大部分人，特别是同一级别的
人，互相敬重，关系都不错，但他不
是。哈里曼总是独来独往。他没有朋
友，据我所知也没有家人。他工作干
得不错，这点我承认，但平常在走廊
上碰到，我最多跟他打一句招呼，他
从来都不理我。今天早晨我看见了
他，提出要去看看福尔摩斯先生，我
觉得这是个微不足道的要求，结果他
擦身而过，理都不理。唉，没办法，我
们要对付的就是这样一个怪人。他现
在跟福尔摩斯在一起，正在进行审
问。哈里曼已经拿定了主意，那都是
些站不住脚的鬼话。所以我就上这儿
来了，希望您能就这件事情提供一点

儿线索。您昨晚也在那儿？”
“当时我在蓝门场。”“福尔摩斯先生确

实去了一个鸦片馆？”“去了，但并不是因为
沉溺于那种可憎的恶习。”“是吗？”雷斯垂德
的目光移向壁炉架，落在那个装着皮下注射
器的袖珍皮盒上。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知福
尔摩斯这个偶尔为之的习惯的。“您这么了
解福尔摩斯，不应该有别的想法。”我责怪
道，“他仍然在调查圆帽男人和男孩罗斯的
死因，所以才去了伦敦东区。”
雷斯垂德拿出他的笔记本，打开。“我认

为您最好把您和福尔摩斯先生调查的进展
告诉我，华生医生。我知道得越多越好。希望
您不要漏掉任何细节。”我把男孩死前和死
后发生的一切向雷斯垂德和盘托出。我讲了
我们去拜访乔利·格兰杰男生学校，又从那
里被引向了萨利·迪克森和钉袋酒馆。我告
诉他萨利怎样向我进攻，我们怎样发现那只
被盗的怀表，怎样对拉文肖勋爵进行了那次
于事无补的拜访，以及福尔摩斯怎样决定在
晚报上刊登启事。最后，我讲述了那个自称
汉德森的男人的来访，以及他怎样把我们引
到了克里尔鸦片馆。
“他以前是个海关港口稽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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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林就不远不近地跟着其中一对在
人群中转，果然下手了。老太用手捏到一农
村妇女口袋里有“货”，从嘴巴里取出含着的
刀片，在农村妇女的口袋下面迅速地划出一
道裂缝，农村妇女口袋里的钱包就掉下来，
与老太结伴的中年妇女则在瞬间捡起钱包，
塞进自己口袋。然后，中年妇女就离开人群，
跑到街边的巷子里，把包裹钱包的手帕解开
扔掉，取出里面的钱，又若无其事地与老太
会合。胡雪林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碰到过
这么大年纪的老女人也会干这个勾当。而
且，同类作案的人员有 !"多对，年龄最大的
居然高达 #$岁，其中老太们的年纪加起来
要超过 !"""岁。

胡雪林没有马上动手，他怕打草惊蛇，
抓了一个，其他人会跑掉。就交待当地的联
防队员，隐藏在巷子里，只要看到有老太或
中年妇女到巷子里洗钱，就悄悄地抓起来。
就这样 !$个女老贼，先后统统落网。一调
查，原来这是一个跟着河南来的大篷车演出
团一起，专门到各地庙会或集会作案的团
伙。演出团的老板就是他们的“贼头儿”，他
手下有一帮人负责演出，而这帮老太则装着
逛庙会的模样专门偷窃。

老板的手中有一个簿子，记录着全国各
地小城镇举行庙会的时间，他们的“生意”非
常红火，财源滚滚入口袋，因为有无数的庙
会，让他们应接不暇……

某天中午，身着便衣的胡雪林正在马路
边巡逻。突然，一个鼻梁高耸、满脸络腮胡须
的北方汉子从巷子里冲出来，拦住了他，说：
“我想跟你谈谈。”胡雪林感到很蹊跷，与一个
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有什么好谈的？他问：“你
找我有什么事？你知道我是谁？”汉子闪着狡
黠的目光，“嘿嘿”一笑：“谁不知道你是‘胡大
个子’。唉，我手下的人都被你抓光了。”

胡雪林知道了，这个北方汉子是小偷的
“老板”或叫“贼王”。他问：“你找我干什么？”
汉子用一种奇异的眼光打量着他：“你究竟

是人，还是神？怎么我的弟兄一下手就
被你抓住？你凭什么一眼就能认出他们
是干这个的？”“大个子”不正面回答他
的问题：“你没听说‘贼眉鼠眼’这句话
吗？贼有贼相，我当然能够认出来。”
“你要是人，怎么从早到晚也不休

息，一点空隙也不给我们？”“贼王”说的是真
话，胡雪林几乎每天早晨 #点出门，一直到
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不停息地穿流在各种便
于小偷作案的场所。他平均一个多月就要跑
坏一双鞋子，一年要跑坏 !"多双鞋。如此敬
业的警察，就连“贼王”也不得不佩服。
“贼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说：

“大个子，我们做笔交易吧。公家的单位有给
干部职工提前退休的‘阳光政策’，无非是一
次性地给一笔买断工龄的补偿款。我也给你
‘阳光政策’，补偿款比公家给的要高得多，
让你这辈子不用为钱犯愁。如果你辞职不
干，我给你每个月 $万生活费，先给你三年，
共 !"%万。只要你让我看到你的辞职报告，
这张内存百万的银行卡就是你的了。后三年
生活费，我可以打一张欠条给你。这比你当
警察收入高多了吧？”

胡雪林故意戏弄他，问：“一个月 $万是
人民币，还是英镑？”答：“人民币。”“你给一
个警察的‘阳光政策’才这个身价？不行，我
要每个月 $万英镑。”
“贼王”只见过人民币，没见过英镑。也不

知道人民币与英镑的汇率，就问：“一英镑相当
于多少人民币？”胡雪林把数字夸大了，告诉
他：“$"元人民币。”“贼王”一盘算，三年下来，
他要付出 !"""多万人民币。这个警察要价也
忒高了。看来他的“公司”要靠小偷小摸创造
!"""多万的“利润”来买通警察也很困难。

正在他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时，胡雪林一
声大吼：“别给我屁话啰唆的，赶快给我滚出
镇江去！”“贼王”忙不迭地一溜烟跑了。从
此，这个团伙再也没有在镇江现身过。

想用金钱买通“大个子”，让他网开一面
的小偷还不少。如果你经不起诱惑，从事抓
小偷的警察这个职业是同样可以获得滚滚
财源的。当然，小偷的“投资”是以从无辜的
老百姓的口袋中获得几十、数百倍的不义之
财来作为“利润”的。
“胡大个子”怎么可能收此种黑心钱？除

非他的心不是红的，也已经“黑”了。


